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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红楼梦》随谈。
    全书三十六篇。
前四篇为综合谈，谈及《红楼梦》的“石头”神话意象、真假立意构思和诗化叙事风格；中间二十六
篇为人物谈，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和不同问题切入，分析宝、黛、钗及王熙凤、秦可卿、贾母、湘
云、探春等人物形象或人物间的种种关系；后六篇为艺术谈，谈及《红楼梦》美女形象塑造特点和叙
事中的双关话语、人物视点、人物诗词、“影子”笔法、艺术得失等问题。
    书中文章从立论到分析颇具创见和新意：或是发人所未发，提出前人未明确提出过的论断或见解，
如《红楼梦》美女形象的“缺陷美”，《红楼梦》艺术描写上的个别失误，宝玉的“镜像自我”“美
男崇拜”以及对其价值判断上的悖论，贾母的“难得糊涂”，探春的“逆反心态”，王熙凤性格中的
“否定的美质”，袭人的二重人格角色，等等；或是发人所已发，对别人反复谈过的话题，不是人云
亦云、拾人牙慧，而是取新的角度，做新的分析，谈出新见和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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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庆信，男，重庆长寿人，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
究员、教授。
读大学时开始写作，毕业后长期从事文艺评论、文学研究。
1990年开始，研究重点转入“红学”，迄今共发表论文140余篇，已出版专著《沙汀小说艺术探微》《
跨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
论著曾获四川省第一次、第三次、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及四川省第一届优秀文学评论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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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意趣无限话石头石头与神瑛能捏合为一吗？
贾假甄真说红楼诗化小说《红楼梦》亦真亦假评宝玉“是镜子里照的你影儿”——宝玉的对镜梦迷与
“镜像自我”宝玉的“意淫”与爱欲宝玉的美男崇拜与同性恋倾向妻妾制度与宝黛爱情情到痴极能移
性——黛玉性格侧面动态分析道是无情却有情——宝钗对宝玉感情心态探测宝玉与晴雯的不对称恋情
王夫人为啥撵逐晴雯？
“老鸹窝里出凤凰”——探春的身世之憾与逆反心态英豪阔大男儿风——湘云形象刍议妙玉：心系“
槛内”的“槛外人”“美质”不美——王熙凤性格中的“否定的美质”从性别视角看尤二姐之死——
兼谈作为女人的王熙凤梦破情断殒红楼——市井二尤的“红楼”悲剧梦里梦外析可卿尊贵的卑贱者鸳
鸯亦奴亦友慧紫鹃非人境遇与“人”的觉醒——《红楼梦》对龄官、司棋的情爱书写袭人的二重人格
角色贾母“难得糊涂”背后的洞明练达贾府盛衰见证人——刘姥姥与《红楼梦》刘姥姥性格辩证观贾
政厌恶宝玉的心理情结兴儿细说荣国府且说呆霸王薛蟠之“呆”“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红楼
梦》美女形象的“缺陷美”“晴为黛影”“袭为钗影”说新解按头制帽  恰有其人——宝黛钗诗词个
性风格比较一声两歌  一手二牍——《红楼梦》叙事中的双关话语《红楼梦》的人物视点叙述虚幻与
虚假——《红楼梦》艺术描写断想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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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诗化小说《红楼梦》　　痴情与情痴　　小说叙事是以写人为中心，因此，小说叙事的诗化也势
必要表现为人物形象的诗化。
　　《红楼梦》中人物形象的诗化，比较集中表现在宝玉和黛玉这两个男女主角身上（此外，在晴雯
、湘云等人物身上也多少有所体现）。
诗化人物不等于美化人物。
宝黛并非十全十美的人物，他们各有自己的弱点、缺点以至劣点，不过，比一般世俗之人，他们最少
世俗化的人情世故，更多保留了人的某些真情真性；在世人眼中，他们那些“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
”，也恰好是其真情真性、任情任性达于极至的表现。
作为一对真情真性、任情任性之人，宝玉和黛玉性格中最有诗意的东西，较多是从爱情或情爱这种人
类最自然、最敏感、最容不得虚假或矫揉造作的感情中流露出来的。
　　黛玉对宝玉的痴情，不仅摆脱了一切自觉不自觉的功利目的或功名计较（如寄希望于对方金榜题
名之类），也超越了男女问一见钟情或一见定情式的才貌相悦和窃玉偷香式的情欲满足（如崔莺莺之
与张君瑞），而主要建立在两心相知、相近、相融、相爱的基础之上，是一种融知己、挚友与情人于
一体，达到诗的境界的男女纯情。
同时，她痴情于宝玉也“痴”得特别深沉，特别痛苦，“痴，，得刻骨铭心、愁肠百结，直至眼泪流
干，生命耗尽；她的以泪酬情、泪尽而逝，比之一般殉情自尽，是更独特、更深刻意义上的殉情者，
更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
在中国文学史上，把少女的痴情写得如此深沉痛苦，如此真切感人，而又如此富有诗意者，除了黛玉
形象外，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红楼梦》第一回“还泪”故事中的那位愿以一生眼泪酬报神瑛侍者“灌溉之德”的绛珠仙子，只不
过是黛玉痴情于宝玉的悲剧性格及其悲剧结局的一种隐喻式象征，它不是神化了现实人物，而只是升
华了现实人物性格感情中的悲剧诗意。
　　黛玉本身就是一位外美内秀、才冠群芳的女诗人，她对宝玉的一片痴情，也是她用自己的全部心
血、全部眼泪和全部生命谱写的一首哀婉动人的诗篇。
　　我们再看作为情痴情种的宝玉。
　　宝玉的情痴性格，首先表现在他对黛玉的痴情上。
二知道人说：“宝玉，人皆笑其痴，吾独爱其专一。
⋯⋯宝玉之钟情黛玉，相依十载，其心不渝，情固是其真痴，痴即出于本性。
”就真正或完整意义上的爱情而言，宝玉的确也爱得“专一”，爱得镂肝刻肺，生死不渝——这就是
他对黛玉的爱。
这种心心相印的爱情，在他一生只能有一次，一旦失去，谁也无法替代，无法弥补。
[终身误]一曲词云：“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
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妹寂寞林。
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这说明纵然是一度使他动情、其后又与他“齐眉举案”的宝姐姐，也无法取代黛玉在他心中的位置
，无法冲淡他对黛玉的深情眷恋，无法弥补他失去黛玉造成的感情创伤和终身遗憾。
　　宝玉的情痴性格，当然还表现在“情不情”以至“不情”之物上。
所谓“情不情”，在这里，主要泛指用情、痴情于“不情”之人以至“不情”之物——即没有特殊情
爱关系的人。
应当承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对众多女儿们的亲昵体贴并不带什么邪念和占有欲，只是“昵而近
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如果说他这种亲昵体贴，一定带有什么目的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以能
为女儿“尽心”而得到某种感情（即“意淫”之情）上的满足。
　　宝玉的痴情不仅“痴”到极点，而且“痴”得出奇，“痴”得可笑，“痴”得“似傻如狂”，是
名副其实的“情痴”。
还在他首次登场、初会黛玉时，他的痴狂便突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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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刚一见面，尽管都有似曾相识之感（既可联想到“木石前盟”神话，又可理解为二人一见如故、
一见倾心），但宝玉更异乎常态，“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并骂道：“我
也不要这捞什子！
”这摔玉之举，按常人常理衡量，自然是“奇极怪极，痴极愚极”，其实，他有他的逻辑，他有他的
道理，这种逻辑和道理也许比世俗的常人常理更见出人的真情真性，更见出童心未泯的淳朴天真。
其后，在与黛玉长期相依中，他的“痴狂病”还多次发作：从因被误解、“赌气”而砸玉（第二十九
回），到因情“心迷”，错把袭人当黛玉倾诉肺腑之情（第三十二回），直到听紫鹃戏言黛玉“要回
苏州去”便“急痛迷心”，“迷”得死去活来（第五十七回）。
这一次比一次严重的痴狂，正标志着他对黛玉的痴情越来越深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成为他精神的
唯一支柱和生活的唯一寄托，但他始终是个“实心的傻孩子”，始终保持了一颗天真淳朴的童心，保
持了某些“孩子气”的任情任性和思维方式。
　　作为情痴，宝玉有时表现为痴狂，平时更多表现为痴呆。
他“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
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第三十五回）。
这在局外人看来，固然是痴呆已极，然而，对他来说，却是真情的流露，是他痴情于自然，痴情于万
物，达到物我齐一、物我交融的化境的表现（这也是一种“情不情”）。
在女儿们面前，他也“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缠绵”，不仅“一点刚性也没有，
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的”，且常给人以“里头糊涂”、“呆气”十足的印象：“他自己烫了手，倒
问人疼不疼”，“大雨淋的水鸡似的，他反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罢。
”这是他“因情忘其尊卑，忘其痛苦，并忘其性情”，是痴情“痴”到忘我忘形的程度。
　　宝玉的痴狂与痴呆，与其说是生理性、先天性的病态，不如说是感情与理智的失衡，人性本真与
人格角色的失衡。
作为一个智力和悟性都相当高的人，他却常常因感情而失去理智、失去控制、失去平衡；作为一个年
龄和生理上已届成年、并负有成年的社会角色使命的男子，他却在感情和心理上流连于女性王国、仍
保持了儿童的某些天真。
这种失衡，虽有点异乎常情常理，却又恰好较多保持了人的某些未经异化或人格面具化的真情真性—
—这些真情真性弥足珍贵，也富有诗意。
　　意象与意境　　意象与意境，属于诗美范畴；营造意象与意境，则主要是诗歌的任务。
作为叙事文学，一般传统小说的主要任务则是通过故事、人物和环境等叙事要素，构建一个具象化的
艺术世界。
不过，小说形象与诗歌意象、意境之间，毕竟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一旦小说形象超越了对事物表象
的客观摹写，融入某种主观感情和深层意蕴，或被赋予某种象征寓意，那么，这些形象描写便不同程
度意象化或意境化了。
《红楼梦》作为一部包容了写实与写意、现实与神话、诗情与哲理的小说，其艺术描写的意象化与意
境化也相当引人注目。
　　首先是虚幻形态的意象。
这类意象都是寓意性的（包括寓意性的象征），是作家以“意”为之、因“意”而设的虚象或幻象。
前五回中的“石头”故事、“还泪”故事和太虚幻境，就包含了三组神话或梦幻意象群，每一组意象
群，都由主次不同、深浅不同的若干意象组成。
如“石头”故事的核心意象是“石头”，围绕“石头”出现的一些次要意象，如女娲、一僧一道、空
空道人以及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等等，则只是一些简单的寓意符号或谐音符号。
而太虚幻境中的意象群，更是奇丽多姿：对幻境场景和众多仙女的描写，分明是现实中的大观园及其
女儿们的隐喻性象征意象；对宝玉的幻境奇遇及其梦中配偶“兼美”（即可卿）的描写，更隐含着意
蕴深邃的成年仪典原型和理想“美女”原型。
此外，在《红楼梦》现实故事层面，也穿插了一点超现实、非现实的意象化描写，比如那面“专治邪
思妄动之症”，只“可照背面”、“不可照正面”的“风月宝鉴”，显然含有警世的寓意；秦钟临死
前有关都判鬼使的一段描写，虽属“荒唐不经之谈”，而“调侃世情固深”，也是寓意之笔、戏谑之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说不完的红楼梦>>

笔。
这些“假象见义”的描写，显然带有意象的特点。
甚至就连贾宝玉这个高度写实的典型形象，也有写意或寓意的一面：贾宝玉者，“假”宝玉也，真顽
石也，其人其名都有寓意。
可以说，贾宝玉既是高度典型化、个性化的人物，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意象化、符号化的人物。
　　再看写实描写中的意境。
意境是中国诗歌特有的审美范畴，其影响及于散文、绘画、戏曲和小说等文艺形式领域。
所谓“意境”，即“意与境浑”（王国维语）或“境与意会”（苏东坡语），直白点说，便是诗人情
意与所写的物境（包括景境和事境）的交汇融浑。
与“意象”不同之点在于：“意境”是以“境”为本，“意”在“境”中，“意⋯⋯境”交融，浑然
一体。
试看《红楼梦》第四十九回通过宝玉视角展开的一段景物描写：宝玉“一夜没好生得睡，天亮了就爬
起来。
掀开帐子一看，虽门窗尚掩，只见窗上光辉夺目，心内早踌躇起来，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
一面忙起来揭窗屉，从玻璃窗内往外一看，原来不是日光，竟是一夜大雪，下将有一尺多厚，天上仍
是搓绵扯絮一般。
⋯⋯出了院门，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如装在玻璃盒内一般。
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闻得一股寒香拂鼻。
回头一看，恰是妙玉门前拢翠庵中有十数株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这幅随
宝玉视角移动的动态的“白雪红梅”图，色彩鲜明，画面优美，且融入了人物心情、情绪和感受，从
而达到了景中有情、情景交融的诗的境界。
第七十六回贾府女眷凸碧堂赏月，也有一段情景交融的意境化描写：贾母等人赏了桂花，又入席换酒
，“正说着闲话，猛不防只听那壁厢桂花树下，呜呜咽咽，悠悠扬扬，吹出笛声来。
趁着这明月清风，天空地净，真令人烦心顿解，万虑齐除，都肃然危坐，默默相赏”。
笛声稍止，人们饮酒说笑一会儿后，“只听桂花阴里，呜呜咽咽，袅袅悠悠，又发出一缕笛音来，果
真比先越发凄凉。
大家都寂然而坐。
夜静月明，且笛声悲怨⋯⋯众人彼此都不禁有凄凉寂寞之意⋯⋯⋯“呜呜咽咽，袅袅悠悠”的笛声，
“夜静月明”、“天空地净”的景色，与人们强笑为欢、“凄凉寂寞”的心情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
寂寥凄清的意境。
《红楼梦》更为独到之处还在：它善于从一些多为人们所忽视的日常生活琐事（即事境）中发现美好
的东西和动人的诗意，从而创造出更加素朴本色也更加意味深长的意境。
第三十回“龄官画蔷痴及局外”一段，从宝玉眼中心中来写“龄官画蔷”一事，既侧面表现了龄官对
贾蔷念兹在兹、时刻不忘的一片痴情，又充分映衬出“局外”人宝玉自己那种爱博心劳、“痴”到忘
我的情痴性格。
这种立意构思本身就近于诗，因其着眼点不在外部情节的戏剧性，而主要在于揭示人物内在的人性人
情之美。
这段情节把龄官和宝玉的心地和感情都写得很美，雨中场景以及人面与花叶相映衬的画面也写得很美
，堪称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
　　《红楼梦》艺术描写的意境化，当然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情节、场景之中，如黛玉葬花、湘云醉眠
、宝钗戏蝶、晴雯补裘、香菱梦吟、黛湘联诗、宝琴立雪以及潇湘竹韵、赏雪咏梅等等，都是不同程
度、不同意义上意境化了的情节，其中不少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并津津乐道，毋须笔者在此一一赘述了
。
　　曹雪芹作为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伟大小说家，在他倾注了全部感情、全部心血“哭”成的《红楼
梦》中，表现出浓厚的诗化倾向，这是势所必然、自然而然的，未必是他有意以诗为文。
缺乏诗人气质、诗人感情，有意以诗为文，只会写出矫揉造作的肤浅之作，绝不可能写出真正的诗化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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